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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视域下狄金森死亡诗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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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世纪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死亡诗歌独具一格，不断改写美国传统死亡叙事建构的“唯一

正确的死亡结局”。本文基于解构主义视角，从“死后世界”和“死亡体验”两个方面，探究狄金森如何消解传

统死亡叙事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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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Dickinson’s death poems from d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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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ique death poems of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poet Emily Dickinson constantly rewrite “the 
sole correct outcome of death” constructed by American traditional narrative of death. This article, based on deconstruction, 
explores how Dickinson undermines the authority of the traditional death narrativ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fterlife” and 
“the death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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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

解构主义，反对结构主义追求的稳定结构和二元对立，

同时批判西方哲学追求的一个终极“真理”或“中心”

的传统。解构主义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并非

自然的、必然的，而是人为构建的，其等级秩序需要被

颠覆[1]。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诗人狄金森在创作死亡主题

诗歌时，解构主义的概念还未被提出。但是，狄金森运

用诗歌语言不断质疑和打破美国传统的二元对立死亡

叙事结构。从德里达的视角来看，这正是一种不自觉的、

诗学意义上的解构实践。 
在美国，传统的“天堂-地狱”死亡幻象为二元对

立死亡叙事画上了一个确定的句号，同时也在道德体

系上加深了个体焦虑[2]。人们在临终时感到惴惴不安，

担心在人生终点无法找到进入天堂的路径。而狄金森

死亡诗歌悬置“死亡归处”，重置传统生死观的符号等

级次序，甚至以“亡者身份”重构死亡体验，实现了对

美国传统死亡叙事的全面解构。 
1 解构传统死亡叙事的“死后世界” 
美国传统死亡叙事垄断“死后世界”的解释权，塑

造了“天堂-地狱”的二元对立空间。狄金森死亡诗歌

对“死后世界”持续探索，并质疑“天堂-地狱”的既

定归处，赋予死后空间“模糊性”与“多元性”，同时

重置“死神”和“鬼魂”在传统生死观下的等级排序。 
1.1 悬置“归处” 
狄金森的死亡诗歌不断暗示：死后除“天堂-地狱”

之外，还存在“其他归处”。并且，“其他归处”在诗

歌的语言叙述中，具体位置始终含混而不确定，具有多

重可能性。例如，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

死神驾着马车载上我，既没有去天堂，也没有去地狱，

而是平静地驶向一栋“小屋”（墓丘），“我们停在一

幢屋前，这屋子/仿佛是隆起的地面/屋顶，勉强可见/屋
檐，低于地面”[3]。在《我见过的唯一鬼魂》中，人死

后的魂魄既没有升入天堂，也没有坠落地狱，而是在树

林的边缘从容地漫步，“脚上不曾穿鞋——/走路如同

雪片——”“像小鸟，步履无声——/但是迅疾有如鹿

奔——”[3]。与此同时，天堂、地狱抑或“其他归处”，

人们死后到底会去哪儿，诗歌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可以说，这是对死后“归处”的一种悬置。通过“悬置”，

狄金森逐步消解了传统死亡叙事中“死后世界”的唯一

确定性。而且，狄金森凭借诗性直觉使用的“悬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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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天然地契合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创立的解

构主义核心概念——“延异”，即“透过延迟与差异来

悬置固定的意义，并探索真理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

元转变”（延异的英文词为 differance，德里达称它同时

包含表空间差异的 differ 和表时间差异的 defer）[4]。显

然，随着人们在时空流变中对世界认知的日益深化，狄

金森敏锐地感受到，传统死亡叙事宣扬的两极化“死亡

归处”并非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 
1.2 重置“等级” 
美国传统生死观中的人和鬼、生和死处于等级森

严的二元对立体系，并且，其中一方总是被赋予凌驾于

另一方之上的特权（如：人>鬼、生>死），也因此分化

成了传统死亡叙事等级秩序中的“高位者”（人/生）

和“低位者”（鬼/死）。 
该等级秩序内化在语言表达上，体现为“低位者”

总是与具有负面属性的描述相关联。例如，在传统的死

亡叙事框架中，“死神”是上帝实施对人类（偷食伊甸

园树上“禁果”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惩罚的执行者，

“鬼魂”只与恶魔、巫术和撒旦相关，都不属于该等级

秩序中的“高位者”，所以人们通常用带有贬斥含义的

词语形容“死神”和“鬼魂”（例如：恐怖、黑暗、冷

漠、残忍、丑恶等）。但是，在狄金森死亡诗歌《因为

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人格化”的死神温文尔雅、

谦逊有礼、耐心友善，“他殷勤停车接我/车厢里只有

我们俩/还有“永生”同座/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

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3]。诗歌

中对“死神”的描述没有狰狞，没有冰冷，没有残酷，

甚至还带着几分欢欣的语调，更像是在形容十九世纪

上流社会的绅士（有教养的活人）。换言之，狄金森把

对“人”的正面描述赋予死神，在逻辑上解构了传统死

亡叙事中“生>死”的等级秩序。同时，狄金森还通过

对“死神”、“永生”和“我”（亡者）的座位安排，

对美国传统生死观中“死后世界”的等级秩序再次重构。

在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死神”、“我”

（亡者）和“永生”共乘一辆马车，“因为我不能停步

等候死神/他殷勤停车接我/车厢里只有我们俩/还有

“永生”同座”[3]。在传统生死观森严的等级秩序中，

“永生”处于“最高位”，是普罗大众的最高追求；“死

神”处于“最低位”，是令人恐惧的惩罚执行者；“我”

则作为等待“死亡审判”的“亡者”，居于两者之间。

然而，狄金森安排“死神”、“我”（亡者）和“永生”

共处一车，赋予他们“平等同行者”的身份，完成了对

传统生死观原有符号秩序的颠覆。 

另外，传统死亡叙事下言说的“死后世界”，无论

天堂还是地狱，都没有“鬼魂”的容身之处。“鬼魂”

（传统生死观符号秩序中的“低位者”）源自恶魔的伪

装，恐怖且邪恶，是“撒旦”为迷惑人类而在现世制造

的幻象。但是，在狄金森死亡诗歌《我见过的唯一鬼魂》

中，“鬼魂”被赋予了属于“人类”的美好特质，“我

见过的唯一鬼魂——/衣服镶着梅克林花边——/脚上

不曾穿鞋——/走路如同雪片——”[3]。“鬼魂”用梅克

林花边装饰衣服，极具审美意识，而不是裹着尸布或锁

链；“鬼魂”走路轻盈优雅，而不是发出骇人的声响。

“他难得讲话——/他的笑，像风——/起伏如同涟漪—

—”[3]。“鬼魂”温和礼貌，而不是面目狰狞、充满攻

击性。“我们相遇十分短暂——/他对我，自感羞惭—

—”[3]。“鬼魂”和人类相遇时甚至感到羞怯，成了想

要逃离的“弱势”方。在这首诗中，狄金森塑造自尊而

独立、优雅而斯文的“鬼魂”形象，质疑传统生死观对

“鬼魂”的“污名化”。也可以说，“鬼魂”作为被传

统死亡叙事贬斥的对象，在狄金森诗歌中重获新生，被

攫升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人格化“存在”，至此，“鬼魂”

在传统生死观中的等级秩序被彻底重置。但是，“鬼魂”

到底是什么？它终将归向何处？这在狄金森的诗歌中

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正如解构主义所主张，意义永远

在途中，永远无法抵达终点[5]。 
2 解构传统死亡叙事的“死亡体验” 
美国传统死亡叙事中的“亡者”是被评判和凝视的

对象，他的死亡体验（看见天使抑或被恶魔纠缠）是旁

观者从第三方视角出发代为表述的，“亡者”本身被剥

夺了言说死亡的话语权。而狄金森的多首死亡主题诗

歌让“亡者”以第一视角进行感知和描述，撼动传统生

死观下关于死亡体验表述的确定性。 
2.1 “亡者”视角——极致的感官体验 
狄金森基于“亡者”视角的死亡诗歌，没有停留在

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的抒写上，而是试图以纯粹的“感

官真实”消解宏大的“死亡幻象”，为读者开辟思索生

命与死亡的新视角[6]。 
例如，在诗歌《我死时听到了苍蝇的嗡嗡声》中，

诗人在“亡者”濒临死亡时，完全没有提及传统死亡叙

事预设的天堂或地狱场景，却用极细腻的笔触描绘“亡

者”对一只萦绕自己的苍蝇的真切感受，“我听到苍蝇

的嗡嗡声——当我死时/房间里，一片沉寂/就像空气突

然平静下来——”“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只苍蝇——/蓝
色的——磕磕碰碰的嗡嗡声/在我——和光——之间/
然后窗户关闭——然后/我眼前漆黑一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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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森运用对比、通感等修辞手法以及多个破折

号，在听觉和视觉维度上放大“亡者”死亡时的感官体

验。诗歌中，“房间的死寂”凸显“苍蝇的嗡嗡声”，

使之成为感官焦点。同时，狄金森用“蓝色”（视觉感

受）、“磕磕碰碰”（触觉感受）形容表示听觉感受的

“嗡嗡声”（“通感”修辞手法），打破人类感官之间

的界限，实现了对“苍蝇嗡嗡声”的“多感官”感知。

另外，随着破折号不断停顿，读者对“亡者”听力、视

力的逐渐消逝感同身受。尤其是在诗歌的结尾，“然后

/我眼前漆黑一片——”[3]，其中的破折号把“生命终止”

这一刻无限延缓和拉长，暗示“死亡真相”答案随着人

们的探索将永远处在“待定”中，无形中契合了解构主

义的观点——“完善的真理将到来，但永远不会完善到

来”[7]。可以说，狄金森通过放大“亡者”感官体验，

将“死亡”还原为不断丧失身体机能的纯粹生物学过程，

挑战传统死亡叙事（天堂-地狱）的权威性[8]。 
2.2 “亡者”视角——日常化的意象 
美国传统死亡叙事始终萦绕着神圣光环（灵魂/天

使/圣光）。而狄金森诗歌在描绘临终体验时，大量呈

现凡尘俗世的日常意象，试图瓦解传统生死观赋予人

们的精神桎梏。 
例如，在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亡

者”乘坐“死神”驾驶的马车，一路风尘仆仆，映入眼

帘的不是传统生死观预设的人生终点（天堂或地狱），

而是由学校、操场、田地和夕阳组成的现世生活图景，

“我们经过学校，恰逢课间休息/孩子们正喧闹，在操

场上/我们经过注目凝视的稻谷的田地/我们经过沉落

的太阳/也许该说，是他经过我们而去”[3]。在整个死亡

之旅中，高度世俗化的日常意象充斥着温馨宁静的烟

火气息，最大化地稀释了传统死亡叙事施加给“亡者”

的恐惧和压力。甚至，“坟墓”在诗歌意象中也化身为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房屋”，“我们停在一幢屋前，这

屋子/仿佛是隆起的地面/屋顶，勉强可见/屋檐，低于地

面”[3]。“亡者”视角下死亡场景的日常化和世俗化处

理粉碎了传统生死观建构的死亡幻象，使得“死亡”在

语言符号体系中的确定意义被不断延迟。 
3 结论 
狄金森的死亡诗歌表现出诗人对于死亡的独特诠

释[9]。诗人笔下的“死亡”极具不确定性，似乎“只有

通过不确定性的形式，生活和行为才得到真正的开放

式的自由”[10]。或者，正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烈追求，狄

金森才会反复叩问传统死亡叙事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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